2011年達拉斯228和平日紀念會


阿賢
達拉斯台灣人權協會與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於2011年2月26日假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Richardson聯合舉行228和平日紀念會。紀念會於當日下午2點28分正式開始，首先由主持人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理事蔡靜煌，帶領近百位與會同鄉起立，為所有228罹難的英魂默禱一分鐘。達拉斯台灣長老教會葉文宏長老為紀念會祈禱，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葉寶桂致詞歡迎大家參加紀念會，並介紹與會的德州State Representative Stefani Carter，宣讀她的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，葉會長同時宣讀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Ken Paxton將於2月28日在德州眾議會宣讀的228 Proclamation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Richardson的Pastor Fletcher也致詞歡迎大家在他的教堂舉辦這有意義的紀念會，他希望世上的人都要尊敬、友愛上帝所創造的不同族群，不要互相殺戮。隨後由與會同鄉持小紅心貼紙貼在台灣地圖上自己的家鄉。達拉斯台灣長老教會的詩班以優美的詩歌〝願〞來為台灣祈禱。葉文宏長老的大姐夫為花蓮鳳林罹難的張七郎醫師長子張宗仁醫師，他與大家分享他大姐在事後如何尋屍與獨立撫養遺孤的痛苦經歷。
此次紀念特別邀請到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心理學博士陳姿憓小姐以〝從二二八的女人講起〞為題演講。陳博士有鑑於以往二二八的的討論與研究都是以男性為主，但事實上罹難者的女性家人所受的傷害更甚更久，因此她以這些女性的忍耐、奮鬥來看228。二二八事件罹難者所留下的寡婦大都承受下列的痛苦經驗；(1)目睹暴行發生或事後焦急尋找親人(2) 尋屍(在死亡之地或在堆疊的屍體中)(3)尋獲者 收斂、找不到屍身便難以收殮(4) 棺木難求，無法辦喪事(5) 生活陷入困難(6) 無法自己謀生的只好再去嫁別人、犠牲自己(7) 精神病、早死(8) 被識為「剋夫」不得不離家。陳博士列舉數位女性的奮鬥與同鄉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二二八事件。
第一位女性是張玉蟬，她是花蓮張果仁醫生(張七郎的小兒子)的太太，張七郎一家三個男人都是醫生， 都在228時被帶走被槍殺。張玉蟬18歲時就嫁給張果仁，結婚四個月後，當國民黨的軍隊來到花蓮時， 她的先生張果仁就被抓去打死。 她本來是先生娘，卻因為228事件變作做田人，什麼都種 什麼都做，撿柴、 劈柴、燒水、煮飯， 每樣都要做。張玉蟬未曾跟兒孫講到二二八的事情， 一方面因這種傷心的事不想講，另外怕這些孫輩聽了會出去亂講，怕政府不知用什麼手段來對付她，不敢講實在話。她說「我一輩子艱苦，為了孩子，不拼不行， 我這輩子，最大的安慰來自孩子，為了孩子，我才勇敢活下來， 家中沒一個男人，什麼事都要自己來解決，我感覺我是一個很傻的人，我不感覺我是一個勇敢的人，作為一個女人，我這輩子的感覺是 勇敢活過來!」
第二位是楊毛治, 楊毛治是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﹝吳伯雄伯父﹞的夫人，雖然因為她是高中老師，在二二八事件後生活不至困頓，但也飽嘗「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」的無情，與獨自拉拔幼兒的艱辛。
第三位是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，她讀高三時，看到日本人現代舞之父來台表演現代舞， 受其影響於1937 去日本學舞，1946 二次大戰後回台。 她的先生是寫詩的中國詩人雷石榆， 兩人有一兒子， 1949 雷石榆因228事件被流放去中國，蔡也被關到綠島3年，出來後， 於1953在台北市中山北路開設蔡瑞月舞蹈社， 將對先生的思念放在工作中， 培養許多台灣舞蹈家。 199 4年她與分隔45年的夫婿雷石榆在中國保定車站重逢，昔日的才子佳人已成老叟老嫗，人生行到八十歲，雷石榆已再婚，歲月已老又能如何？ 
第四位是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，她從小學習音樂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，阮朝日在3月12日被國民黨政府軍逮捕，從此失蹤，再沒有回家。她深信父親應該是被關在牢中。直到1968年在日本學音樂時，讀到王育德的《台灣 苦悶的歷史》，這本書提到阮朝日因叛亂罪被處死，她開始進行父親死亡原因調查。1990年，她將蒐集的二二八史料公開展示，成立「阮美姝二二八事件紀念文物室」。2001年，她在台北市228紀念館舉行「二二八家屬文物展」。並決定於展期結束後，將展出內容放到屏東縣阮姓宗親會館。2003年

 HYPERLINK "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zh-tw/3%E6%9C%8823%E6%97%A5" \o "3月23日" 3月23日，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。2006年

 HYPERLINK "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zh-tw/6%E6%9C%8830%E6%97%A5" \o "6月30日" 6月30日，阮朝日228紀念館因經費問題停止開館，館中文物分別存放在台北的台灣神學院、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、阮美姝二二八事件紀念文物室。阮美姝曾說：我若愈幸福我就愈痛苦， 就是想到我父親沒有看到台灣漸漸變自由、變民主、變富裕， 不過我有這樣的父親，我感到很驕傲， 我父親沒留什麼給我，他只留骨氣給我。」
陳博士說在看到這些查某人的勇敢和靭性同時，我們也要想，在二二八事件後，有的人選擇面對228，但是也有人選擇迴避228，加上再來40年的白色恐怖，國民黨的戒嚴，在島內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是拼經濟，根本都不敢去講228或政治的事，陳博士這年代的青年也就不知道台灣的歷史，也沒有感受到政治迫害或是言論不自由，所以現在才對政治表示冷感。陳博士說她相信民主的潮流是像浪潮湧去，雖然也有倒流的時候，但總是向前走。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，少年人有不同的想法，重點是只要他們明白真相，就能大步向前走。雖然也有的較軟弱，雖然走得很慢，總是一直在向前走，就像在座的前輩一樣，都沒有放棄。
陳博士在總結時說，希望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同時，台灣的五大族群: 新住民、原住民14族、福佬人、客人、新移民，都要用公義平等的態度來對待各族群，台灣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。228和平日紀念會在全體與會同鄉合唱〝台灣〞及同鄉會會長葉寶桂致閉幕詞後圓滿結束。
